
第 1章  

郝家，不是什麼鼎鼎有名的大企業家庭，更不是上流社會的有錢人家，雖然家境

真的還挺不錯的，經濟上不只沒有後顧之憂，平時也有餘力行些大小善事，但再

怎麼說，仍不足以被拱到檯面上成為焦點話題。  

但是，現在郝家不只在自家社區出了名，報章雜誌更用大大的標題，大篇幅報導

這百年來恐怕都不可能再次出現的奇怪現象——  

小四女學生善良的心感動銀行搶匪，讓搶匪自動棄甲伏罪！  

事情簡單來說是這樣的：郝家的小女兒前天放學經過銀行時，剛好遇到方才洗劫

過行員的銀行搶匪，那個搶匪在聽到不遠處的警車鳴笛聲時，順手抓了她來當人

質。  

因為那一帶是菁華地段，不少名人政客都在附近置產，所以出動的警力比其他地

方發生類似的搶案時還多。  

搶匪不到幾分鐘就被警車包圍，他情急之下拿刀架在郝家小女兒的脖子上，威脅

若不放他一條生路，他便在小女孩脖子上劃一刀。  

就在眾人繃緊神經，不斷想如何幫她脫身，郝家小女兒突然輕推開搶匪的手，轉

過身面對他。  

沒想到一個小女孩會有膽子反抗他，搶匪的手被推開時還愣了一下，隨後才重新

把刀架回她的脖子上，惡聲惡氣地說：「妳想幹什麼？妳不過是一個小孩，不要

以為有辦法反抗我！」  

郝家小女兒只是眨眨眼，視線落在他的手背上，然後卸下背在後背的書包，低下

頭，從書包裡找東西。  

「喂！妳還敢亂動！刀子不長眼的妳不知道嗎？難道妳想找傢伙對付我？別開

玩笑了，妳只是小孩子……」  

搶匪話還沒說完，就看見郝家小女兒從書包裡拿出一片 OK繃，撕掉包裝，往他

手背上貼去。  

「你手被割傷了，應該很痛吧？我沒帶消毒藥水，只有這個了。你先貼著，回去

記得上藥，要不要再給你一片？」她又從書包掏了一片 OK繃遞給他。  

瞬間在場的所有人，不管是看熱鬧的路人、還是來捉賊的員警們，甚至是搶匪都

紅了眼眶。  

不久，只見搶匪丟下刀子跪在地上，之前的惡行惡狀完全消失，「嗚……我、我

對不起……我真的只是需要錢養我的兩個小孩……」  

搶匪已不再有搶匪的樣子，他只是因為長期失業，妻子跟人跑了，留下兩個襁褓

中的孩子，餓了好久，而被逼得走投無路，不得不行搶的落魄男子。  

他泣不成聲地哭訴自己的處境，不斷對著郝家小女兒道歉。他沒想到她被他架來

當人質，非但沒有對他又打又罵，甚至是害怕哭泣，反倒是關心他剛才行搶時不

小心劃到自己的傷口。  

這麼小的孩子都這麼溫柔善良，他這個對小孩子出手的人，無論有怎樣不得不的

苦衷，終究還是愧疚啊！  



郝家小女兒很努力地消化著眼前跪在地上的男人那斷斷續續哭訴的語句，總算聽

到了重點—— 原來，壞叔叔家裡有寶寶要養，壞叔叔沒錢啊！  

她第三次將手伸進書包，這次不是拿 OK繃了，而是把自己的小零錢包拿出來，

先打開小錢包，再拉壞叔叔的手要他攤開掌心，接著在大家錯愕的神情中，將錢

包裡的所有財產倒在他顫抖的大掌裡。  

「這……這……」搶匪說不出半句話，只是震驚地看著她。  

「叔叔，剛剛那些錢得還給銀行或交給警察叔叔，因為那些是別人的錢，沒有經

過他們的同意，我們不能亂動別人的錢喔！可是我有錢，我同意給你，所以你可

以拿去買東西給你的小孩子吃。」  

自認幫忙解決了一個問題，她開心地笑了，那笑，刺痛了搶匪。  

「嗚哇！我真的太對不起大家了！我真的愧為人父！我、我錯了……請給我改過

自新的機會！」  

於是，就在搶匪自動舉起雙手，乖順地讓警察帶走後，這場原本驚險萬分的緊張

場面完全走了樣，變調為溫馨感人的幸福大結局。  

而在報章雜誌還來不及刊登前，就有人拍下所有過程貼到網站，還人肉搜索出行

善小天使的底細，登時讓郝家聲名大噪了起來。  

所以後來雖然報章雜誌依法把照片做過處理，讓讀者看不出郝家小女兒的長相，

而且只透露姓氏沒有報出全名，但在網路世界裡，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

能查，大家早已找出那位讓搶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小小天使啦！  

小天使呢，原來長得玲瓏標緻，一雙水漾的大眼鑲在一張白裡透紅、水嫩Ｑ彈的

白皙臉皮上，搭上小巧的鼻子和紅豔豔的嘟唇，可愛的臉蛋被一頭天生捲翹卻異

常柔軟的黑髮給包覆著。  

說漂亮是太過，但說可愛就還要再追加個五百倍，讓人不禁主動將她幻想為純真

靈動的小小天使一枚，真的只差一對白色翅膀了。  

而她的名字呢？  

呃……好像跟她的人搭不太得上。  

因為天使應該有一個脫俗又清新的稱呼不是嗎？  

但郝家的夫妻也不知道是有意還無意，膝下兩名子女全都取了個讓人印象非常深

刻的名字。  

老大，也就是生來一副桃花臉，還不管男女全都通殺的哥哥，叫「郝詠銘」。  

小的，也就是生來一副天使臉孔，惡魔看到也會不由自主地擠出笑容，忍不住掐

掐她ㄉㄨㄞㄉㄨㄞ雙頰的妹妹，叫「郝詠嫺」。  

「好有名」跟「好有閒」，難怪他們一家子老是眉開眼笑、和樂融融的，就連這

會兒大批記者包圍他們家，堵住了他們唯一進出的通道，郝家一家子還是端著熱

情的笑容，熱絡地替各位記者大哥大姊們備上熱茶和甜點，嘴裡不斷慰勞地說：

「你們辛苦了，其實只是小事一樁，還勞得你們跑到這來，真是感謝！」  

哇，這家子祥和的光芒簡直囂張地直衝天際了！  

原本是來搶新聞的記者們，因為郝家的多禮，簡直恨不得能馬上奮筆疾書把他們



寫成英雄世家，務必以將郝家的善行揚名國際為己任，因為他們實在是人太好了。  

就這樣，原本就很會敦親睦鄰的郝家，在這個小小的寧靜社區裡頓時變得更加受

人愛戴，來踩門沾沾名氣的鄰人每天都有，而郝家也樂得將自家與生俱來的熱情

發揮到淋漓盡致，因為他們天生就喜歡幫助人、天生就很樂觀、天生就覺得人性

本善。  

當夜晚降臨，最後一個客人也笑著離去後，陪著送客最後欲關上家門的郝詠嫺，

眼角瞥到前院柵欄外一抹熟悉的身影。  

「小行？」  

郝詠嫺重新打開大門，小跑步到前院的柵欄邊，對著臉上又添了新傷痕的鄰居兼

同班同學熱情打招呼。  

「告訴妳多少次了，不要再叫我小行！小心我扯爛妳的嘴！」  

與郝詠嫺同年紀，只大她兩個月的裴易行模仿他聽慣的大人口氣，威脅著像天使

般的青梅竹馬。  

然而，早就習慣他這種口氣的郝詠嫺一點都不在意，仍是笑笑地隔著柵欄拉住他

的手。  

「來來來，我們剛好要吃晚飯，一起進來吃啊！」  

小男孩有點抗拒，但郝詠嫺知道他只是愛面子，所以仍是拉著他往柵欄的入口處

走。  

「今晚我們要吃烤鴨喔！你也喜歡吃吧？」  

「烤鴨？妳媽自己烤的？」他知道郝母的廚藝不錯，但連烤鴨都行嗎？  

「不是啦，是一位記者大哥特地拿來的，人好好喔！」  

「笨！他是要挖新聞好不好！還有，誰像妳這麼蠢的？被人拿刀子架住脖子，還

關心捉妳的人有沒有受傷，妳腦震盪嗎妳？」一邊講，一邊用兩眼迅速掃了下她

全身上下，似乎真的沒有受傷。  

這幾天她和她家都被記者包圍，他也找不到機會來看看。還好，目前看來她除了

一樣笨之外，沒有受到其他的傷害。  

裴易行一邊罵，一邊被郝詠嫺給牽進了前院，來到了郝家大門，迎面而來的是另

外三張郝家人熱情洋溢的笑臉。  

「小行來啦，一起吃飯吧！」  

「說多少次了！不要叫我小行！小心我……」正要飆狠話的小男孩，驀然想起他

面對的可是平日待他極好的長輩，及時住了嘴。  

郝父笑著摸摸裴易行的頭。  

「好了、好了，趕快進來吧，不然待會飯菜都涼了。」  

「等下吃完，我幫你抹一下藥，你又和你爸打架啦？」長他和自家妹妹兩歲的郝

詠銘不理會裴易行的臭臉，稱兄道弟地將胳臂掛在他的肩膀上。  

「哼！這些傷是我不小心自己弄到的，可不是被我爸打傷的。」裴易行抹去嘴角

上一抹乾掉的血漬，努力忍住臉上傳來的陣陣疼痛。  

「哈哈哈，又沒人問是不是你爸打傷的，你幹麼不打自招啊！」郝詠銘一點都不



給他面子地大笑。  

但讓裴易行生氣的不是明知故問的郝詠銘，而是郝詠嫺那句——  

「哥哥，你不要這樣啦，你明知道小行不喜歡讓人知道他爸老是打他出氣的，我

們就裝作不知道嘛！」  

裴易行恨不得立即衝出郝家大門，永永遠遠都不要再進來了。  

他到底是為什麼會認識這一家子的啊！  

應該是在上上學期……國小三年級那時吧，他被分到和郝詠嫺同一班。  

在他們未同班前，他與她同樣都是風雲人物。  

一個是科科滿分、表現優異、討人喜歡、人緣極佳的善良乖寶寶；另一個是科科

抱蛋、表現奇差、人神共憤、人緣……最後這項就一樣是「極佳」了，只是，順

從物以類聚的法則，裴易行的人緣好則是那些小混混們極力推崇出來的。  

他不但很會打、很會嗆，還很會照顧朋友和小弟，這種人以後絕對是做大哥的料。

明眼人就現在趕快跟隨，他們相信跟著裴易行，以後絕對是吃香喝辣。  

他們也時常在導師室遇到，一個是被叫過去訓話的，一個是幫同學或老師送作業

簿的。  

本來是兩個世界的人，沒想到會在三年級時分到同一班，而且還結下不解之緣。  

那天，是在四年級時一個入秋的傍晚。  

上完最後一堂課的同學們在下課鐘聲還未響完就急急忙忙背起書包，各自作鳥獸

散了。  

由於明天是週六，有些同學在今晚安排了活動，或是與各自的家人有計畫，所以

歡笑聲直到教室已空蕩蕩的，還能從外頭走廊的另一端聽到。  

自願留下來整理最後一堂自然科學課用到的教材器具，郝詠嫺拿著一個大大的紅

色塑膠盆，將各小組桌上的教材先用抹布拭淨後一一放進塑膠盆裡，準備待會送

到地下室放教材的地方。  

收拾得差不多時，教室突然走進一人，她抬頭一看，原來是八堂總會蹺掉六堂課

的裴易行。  

「現在是放學時間，你怎麼回來了？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天生就有服務的

熱忱，郝詠嫺自然地問。  

裴易行先是掀唇冷哼了聲，才不屑地嘲諷，「妳以為妳誰啊？老是裝出一副乖乖

牌的樣子，有夠做作的！我看到妳就噁心，妳能離我多遠就多遠，省得礙我的

眼！」  

郝詠嫺這種乖乖女他不是惹不起，而是連那個力氣他都覺得是浪費。  

乖學生他看多了，都嘛是為了討老師、父母，那些戴著偽善面具的大人們歡心，

看了就討厭！尤其又數眼前這一尊最假，所以雖然他很喜歡去惹乖學生，看他們

被嚇到哭的樣子真的很爽，但唯獨眼前這一尊，他連多看她一眼眼睛都會痛，碰

都不想碰。  

從沒被人這麼嫌棄過的郝詠嫺彷彿沒聽到他的嫌棄一樣，忽然想到什麼，放下擦

了一半的教材，轉身跑到她的座位翻書包。  



「啊！找到了！」花了一些時間，總算翻出她要找的東西。  

本來只是因為家裡有個正在發酒瘋的老頭，所以才暫時委屈待在學校晃晃的裴易

行，因為好奇而停住腳步，想知道她到底是在找什麼，該不會是要找傢伙對付他

吧？  

哼！憑她？  

正準備不屑地離去時，小小的身影從教室彼端咚咚咚地疾步跑來，抵達到他面前

時，除了氣喘吁吁的笑臉外，還奉上好幾本筆記。  

「這什麼鬼？」裴易行挑眉。  

不會是想用這幾本薄到不行的書打他吧？別鬧了！  

「這……這……呼……」郝詠嫺停了下，順順氣，才重新開口，「這是你沒來上

課的那幾堂，我幫你抄下來的重點。給你。」小手更加往前遞去。  

裴易行倒是大大地退了一步。  

天！這比抄傢伙揍他還來得恐怖！這女的真的太厲害了，怎麼知道他的罩門？  

他用像看到鬼一樣的表情瞪著她手上的那些筆記本。  

「妳……妳拿回去，誰要妳多管閒事的！」他口氣惡劣地拒絕。  

「唉，你別客氣嘛！就拿去啊，考試還是要考的，一次就考過不是比較省事嗎？

我知道你忙，所以順便就幫你做了重點，這樣我也可以加深印象，你不用客氣啦。」

加大笑顏，手繼續遞過去。  

「啪！」  

打過無數架的手毫不留情地揮掉她的好意，筆記本散落一地。  

那是自然反應，是他被強迫做不喜歡做的事的自然反應。  

但做了之後，裴易行馬上感到後悔。  

正傷腦筋她要是待會大哭大鬧應該怎麼辦時，蹲在地上把本子重新撿起來的郝詠

嫺，反而先對他行禮道歉。  

「對不起，可能我嚇到你了。那這樣，我把這些筆記放在桌上，你等下再自己收

起來帶回去。我只記比較重要的重點，可能沒辦法讓你看了就考滿分，但至少會

及格。」  

看著她依然巧笑倩兮的小臉，裴易行著著實實愣到了九重天去。  

「你要記得看喔，我先把那些教材拿去地下室還。明天再見。」  

郝詠嫺向他揮揮手，便稍嫌吃力地抬著裝滿教材的塑膠盆離開教室。  

這女的是天兵啊？怎麼……聽不懂人話嗎？沒有神經的啊！  

裴易行抓起那些筆記本走到垃圾桶旁，想也不想地全扔了進去，轉身瀟灑離去。  

但腳步走了一步、兩步、三步……  

等等，那少說也有五本吧？她抄了多久？如果她發現他把它們全當垃圾扔了，那

她會不會哭死？  

會哭的女生就跟不會幹架的小弟一樣麻煩。算了，他還是扔到別間教室去好了！  

可是扔到別間教室，萬一被別班同學拿來大作文章呢？據他所知，與她交好的人

可不只限於這間教室裡。  



啊！算了算了！反正帶回去扔在家裡，他不看她也拿他沒轍，何必自找麻煩呢？  

嘆了口氣，裴易行轉身從垃圾桶撿起那些筆記本，還隨手翻了翻。  

「天！這真的是要我的命嘛！裡頭寫什麼鳥我要是看得懂，就不叫『裴易行』了

我！」  

好，接下來去哪兒晃呢？  

正在思考著下一步該往何處去，裴易行不意看到孤孤單單落在椅子上的粉紅色書

包。  

呃……她剛剛有跟他說「明天見」這句話，所以她是要回去了吧？是將教材拿去

地下室後就直接回家的意思？  

所以……這粉紅色書包是她忘記帶的？  

喔！不！他絕對不會拿著一個噁心的粉紅色書包到處跑！  

反正他本來就不是個好東西，不必遵守童軍規則—— 日行一善。他就當沒看到，

不曉得她忘了帶書包，管她的！  

可是，裴易行兩腳硬生生地釘在地上，怎麼樣都做不到視若無睹。  

人家為了你抄了五本筆記本耶！右邊的小天使說。  

那是她自己雞婆、多管閒事，關我什麼鳥事！左邊的小惡魔說。  

好歹幫女生送個包包不為過吧！小天使再說。  

為什麼要？那是她自己白痴沒帶腦出門，忘記的，幫她拿去有什麼好處？左邊再

度傳來惡魔的聲音。  

他本該順從本性，就算知道她忘記帶走書包，就算知道她發現後還要跑回來再拿

一次很麻煩，反正他天生不適合做好事，就這樣吧！  

就、就……就這樣？那……那他現在手上拿的是什麼？  

瞪著眼前噁心的粉紅色無嘴貓書包，再瞪著自己違背本意的右手，裴易行嘆了口

氣，好吧，算了，反正他本來就要在學校晃晃，地下室那邊滿涼的，就當去那補

個小眠吧！這個書包，順道而已。  

裴易行勉強為自己找了個藉口，就這樣右手拎著粉紅色書包，左手抱著筆記本往

地下室走去。  

「哈哈，如果現在有老師看到我這種扮相，一定以為我突然奮發圖強了咧！」他

自嘲著。  

教室離地下室並不遠，但位處較偏僻的操場邊緣，有幾棵大樹圍著，涼歸涼，但

因為很少師生走動，成了一些壞學生流連之地，所以裴易行對那很熟，簡直像在

走自家廚房一樣。  

想起同學們總是流傳那裡鬧鬼的流言，他總會忍不住哈哈大笑，那些都嘛是他們

這些不良學生唬爛編出來的，就是要嚇嚇那些膽小的好學生和自視甚高的女老師

們。  

嗯，這樣想來，那個郝詠嫺倒是挺膽大的嘛，連這種地方都敢自己一個人來。  

由於已是傍晚時分，當郝詠嫺來到地下室時，昏暗的光線加上她捧著那堆如小山

般高會阻礙到視線的自然科學教材，讓她不小心踢到了蹲在地下室入口處的小混



混。  

小混混中帶頭的那人抽著菸，他也是從這所小學畢業的，中學讀到一半就逃家輟

學，從母校吸收跟班小弟，以這種方式讓自己像是個老大。他們三不五時就會聚

在這裡，有人來趕再說。  

「啊啊！不好意思。」忙站穩身子的郝詠嫺低頭道歉，然後發現對方還不只是一

個人。  

「同……呃，你們看起來不像小學生，請問在這邊是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你們

都不回家嗎？很晚了耶！」  

過於友善的態度讓幾個小混混們頓了頓，無法分辨她是敵是友，因為一般人看到

他們的反應百百種，就是沒有她現在這一種。  

「妳雞婆什麼！剛踢到我不用道歉的喔！」  

被踢到腳的小混混第一個反應過來，扔下抽了一半的菸頭用腳踩熄，嘴裡還嚼著

不知道什麼東西，一派流氓架式地走向她。  

「啊？我剛道過歉了，可能我說太小聲。我再說一次，真的對不起，我不是故意

踢到你的。」郝詠嫺無懼無怕，只是再度道歉，態度誠懇地像是欠他們八百萬，

現在正雙手奉上一樣。  

「哼！道歉就能了事嗎？」另一名小混混接著道。  

「那有什麼我可以幫你們的嗎？」聽到有忙可以幫，古道熱腸的郝詠嫺眼睛閃亮

亮地問。  

一班小混混又愣住了。  

現在是什麼情形？她是哪個教官派來的間諜嗎？以為用這招就可以讓他們臣

服？  

被踢到腳的小混混想了想，最後不懷好意地說：「很上道嘛妳！既然知道要付出

代價，那等下就去幫我們買便當好了。」  

其他跟班也紛紛趁勢叫囂，點著自己要吃的菜色，有人甚至惡作劇地指定要五星

級飯店的名菜。  

郝詠嫺不惱不氣，全都笑笑地認真記下來，心想只是幫忙跑個腿而已，那些點好

玩的菜名她就直接跳過，反正就是買東西填飽他們的肚子就是了。  

「等我把這些教材拿下去放好後，就去幫你們買。」她抱著塑膠盆走進地下室。  

「老大，她當真了耶，哈哈！」  

「是啊！不知道她是裝的，還是真傻了。反正她既然要玩，咱們就陪她玩玩。」  

一夥人就像發現新玩具一樣，帶著邪惡的奸笑跟在她後頭也進了地下室。  

 

 

 

來到地下室入口的裴易行忽然覺得怪異，低下頭看著遍地的菸頭，有些甚至沒有

踩熄，他拿起其中一枝仔仔細細地瞧了瞧，眼睛轉了一圈，馬上皺著眉衝入地下

室。  



「郝詠嫺！郝詠嫺！妳沒事吧？」  

當他衝入地下室時，就看見被人壓在牆壁上，捂住嘴巴的郝詠嫺。除了壓住郝詠

嫺的兩個男生，其他人正翻著她裙子和衣服的口袋，似乎打算對這名小四女學生

行搶。  

「喂！做什麼？都給我放開她！」  

話才落，也不等對方反應，向來只曉得用拳頭解決事情的裴易行扔下手上的東

西，衝上前以一敵六，打倒一個算一個。  

那六個混混不管是帶頭的還是跟班，都知道裴易行這號人物。  

打從一年級一進學校就揍了一名教師，以及撂倒一個高年級帶頭的小混混之後，

即便不是他的跟班或跟他不同掛的，也要敬他三分。  

一切來得太突然了，而且裴易行打人像在拚命一樣，就算他們有六個人，加起來

的氣勢甚至不如國小四年級的裴易行。  

沒多久，裴易行雖然掛了彩，但其他人卻是倒在地上連爬都爬不起來。  

「好了、好了，你打他們打得太重了啦！」  

清楚自己的斤兩，只敢隔岸觀火的郝詠嫺適時出聲，制止了還不打算停手的裴易

行。  

「太嚴重？不然妳重新被他們壓回牆上去好了！」  

拳頭是鬆了，但這女的也太不知好歹了吧！居然先教訓起他這個救命恩人！  

「唉，他們不過就是叫我幫忙買便當，但我告訴他們我錢不夠，要他們自己負責

便當錢，我當跑腿，結果他們以為我在騙他們才翻我的口袋，看我是不是有偷藏

錢……」  

裴易行火大地走到她面前，伸出食指點著她的額頭。  

「妳腦殘啊！妳替他們解釋這麼多幹麼？就算妳錢夠那也是妳的，憑什麼讓他們

搶？還是妳嫌錢太多？嫌錢太多的話拿來我幫妳花啊，大爺我揍這麼多人，體力

透支嚴重，妳的錢就給我祭祭五臟廟好了。」  

原本只是想嚇唬她，讓她知道人好卻笨的下場就是被人吃得死死的，應該要為自

己捍衛一下，結果，想不到……  

「啊，如果只有你一人的話，我的錢夠耶！你想吃什麼？」  

喔—— 牆咧？牆咧？他好想一頭撞上去喔！  

裴易行便是從這件事開始認識沒腦的郝詠嫺，進而認識第一次見面就誤以為是詠

嫺姊姊，其實卻是她大哥的郝詠銘，然後又認識了彷彿生來從沒見過什麼叫人生

黑暗面的郝家人。  

郝家人，好家人，真是名副其實！  

 

第 2章  

小學四年級那件「不期而遇」事件之後，校方冒出兩極聲浪。  

一派打賭郝詠嫺這個乖乖女鐵定會被裴易行帶壞，另一派讓裴易行覺得有夠天真

的老師們則說，郝詠嫺那個無腦女可以感化他、教育他、讓他悔過改變，奔向主



的懷抱。  

哈哈哈！不知道他壞到連神佛都搖頭的嗎？還感化他咧！  

不過，反正不管哪一派都要失望了，因為兩年過去，兩人還是分到同一班，郝詠

嫺還是那個每學期都拿模範生獎的乖乖女，而他，架也幹得一次比一次大，小過

大過照樣不斷累積，乖乖女的筆記沒發揮多大效用，因為他全拿去包便當了，根

本不想浪費自己的腦細胞。  

但至少乖乖女沒被他帶壞啊，這也算是好消息一樁，是吧？  

不過，打從那件事之後，不知道為何老師總愛透過郝詠嫺當窗口，要她幫忙帶話

給裴易行。可能是因為她天生熱心助人，不像其他學生們聞「裴易行」色變，卻

又能「近墨者不黑」，所以……  

「詠嫺啊，麻煩妳跟裴易行講一下，明天的課一定要到，要小考，不准蹺掉。」  

「詠嫺啊，有時間也幫訓導主任勸勸裴易行，叫他不要小小年紀就抽菸，以後長

不高啦！」  

「詠嫺啊，跟裴易行說，不要凡是我的課就打瞌睡嘛，總給老師留些面子啊！」  

「詠嫺啊……」  

對於這些「交代」，郝詠嫺都一一應允，也非常盡責地把話帶到。  

「妳傳話筒啊妳！人家叫妳來跟我說什麼妳就來，還笨笨地跑遍學校找我就為了

把話帶到。那些話，我這耳進，那耳就出去了，根本不會記住，妳何必浪費力氣？」  

悠悠哉哉躺在操場司令臺上的裴易行，對著臉上方如太陽般熱情的笑臉，非常不

客氣地吐槽回去。  

「呵呵，不會啊，我覺得我愈來愈厲害了，找你的時間愈來愈短了耶！以前我可

是常常跑遍整個學校，連垃圾場都找過還找不到你，現在幾乎只要花一個下課時

間就找到你了。」  

「哼！」裴易行只是撇撇嘴冷哼。  

要不是大爺他心軟，知道她這個傳話筒有過人的毅力，不找到他誓不罷休，而那

些早已懶得花時間力氣在他身上的老師們又很不要臉地看準她不懂拒絕，一定會

把話帶到，他才不會故意在校園裡特定的幾個地方等她帶話來呢！  

不過，等等，她剛說什麼？垃圾場？她當他是垃圾啊她！  

「對了，現在是中午了，你要不要一起吃飯？」郝詠嫺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兩個便

當盒。  

本來躺在地上閉眼休憩的裴易行馬上彈跳起來，兇狠地面對她。「就跟妳說不要

再幫我準備便當了，妳聽不懂嗎？」他這輩子最討厭別人自以為是地同情他。  

但郝詠嫺還是笑笑地，繼續打開那兩個便當盒，香噴噴的飯菜味飄了出來，裴易

行的肚子馬上很誠實地叫了兩聲。  

郝詠嫺聽到了，朝他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你別多想，是我媽昨晚煮太多，我怕浪費掉飯菜只好帶了兩個來，但我又吃不

下，一時找不到人幫忙消化掉，只好來請你幫忙嘍！」她很自然地說。  

哼，屁！  



他若信她的話，他就是豬！  

「咕嚕！」  

當肚子第二次叫時，臉還是很臭的裴易行，耍狠地搶過她遞來的便當。「是妳要

我幫忙的，不是我要妳給我吃的，記得！」  

喔，這實在是好好吃，錢都被死老頭拿去買酒了，他已經有兩天沒吃過正餐了。  

「嗯嗯，當然，真是謝謝你了。為了答謝你幫我消化多出來的飯菜，我買了果汁

請你，等下吃完再慢慢喝。」郝詠嫺笑著將果汁遞到他身旁。  

裴易行抽空瞪了她一眼，要她少給他擺譜，可是郝詠嫺向來對於這種多餘的暗示

都是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的。  

自從跟他有了交集後，她才多少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媽媽生下他後就失去蹤影，唯一的親人爸爸則是成天買醉，據說醉了就會打兒子

出氣。  

小的時候他沒能力，但被打久了也學會反抗，甚至最後與父親拳腳相向。  

還未升上國中的他無法工作，家裡主要經濟來源就是靠社福救濟，但那些錢幾乎

都被他爸搶去買酒了。  

所以他平時花的錢怎麼來？註冊費是怎麼繳交的？坦白說，如果深究的話那絕對

是令人無法苟同的管道。  

只是，她深信人都是良善的，之所以有黑白之分，都是環境或教育的影響。  

她從沒想過改變他或影響他，只是像對其他人一樣，她可以做到的就是關心他。  

就算他連她跟著家人叫他「小行」都會被他罵得體無完膚，她還是知道他的心地

其實是善良的。  

然而，即使她知道他的言行舉止之所以和內心世界反差這麼大，是因為他的家庭

關係，當親眼看到時仍不免在心裡留下了一道痕。  

一道，不管如何，都要用心守護他的痕。  

 

 

 

「詠嫺啊！」  

當老師這麼叫她的時候，郝詠嫺非常有自知之明地從書包拿出一本小小的備忘

錄，繼公民課老師交代她要帶給裴易行的話之後，她用鉛筆在備忘錄上寫了個

「5」。  

這是今天「老師要給小行的話」第五句，中午都還沒到呢！  

「老師，有什麼話要我告訴小行的？」  

「嗯，既然妳叫他『小行』，那這件事應該由妳去說最適合了。」  

呃，這好像不是什麼適不適合的問題，而是只有她願意每天去找他說話吧！  

還好她是班長，不然老師還要找藉口要她帶話，也滿為難人的。  

是說，她都有點覺得她這個班長之所以可以每學期連任，應該多多少少跟當「裴

易行的聯絡窗口」有點關係吧？  



「老師，到底是什麼事呢？」就算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她都會使命必達。  

「裴易行這學期的學費還欠著呢！學校聯絡了他爸爸，但不是不接電話，就是一

接起來就……說些難聽的話。詠嫺啊，老師知道他家庭的情況，所以學校才寬容

了這麼久，但該繳的還是得繳，妳再幫老師跟他說說吧。」  

「……喔。」但這跟小行說有什麼用？難不成叫還是小學生的他去搶嗎？  

唉，不過已經說了是使命必達，還是把話帶到再說吧。  

然而，後面的時間裡，郝詠嫺翻遍了校園就是沒看到裴易行的蹤影。看來，他今

天根本沒來學校。  

於是，她等到放學才繞到自家隔壁兩條馬路後的巷子裡，到裴易行的家去找人。  

裴家的狀況，她不是沒見過。  

他與他爸住在一間小小的鐵皮屋裡，屋外堆滿雜物，小小的對外兩扇窗戶破的

破、爛的爛，根本無法發揮遮風避雨的功能，屋裡頭永遠是陰陰暗暗的，不時飄

來濃重的酒味。  

她還未到門口，就聽到熟悉的咆哮聲。  

「你這個不孝子！沒用的東西！居然跟我討錢？錢我是拿去買酒了！又怎樣？

我用我兒子的錢犯法嗎？」  

那是裴叔叔的聲音，聽得出來還在酒醉當中。  

「犯不犯法你自己不會去問哪！重點是，那是我要繳這學期學費的錢！你給我拿

去買酒，我要去哪再生這些錢出來？」裴易行也沒當人兒子的態度，馬上反嗆回

去。  

「你什麼東西！居然用這種口氣對你老子說話！」  

「你也知道你是『老子』，那怎麼不做些老子該做的事？我的學費為什麼不是你

替我想辦法？還要我去撿資源回收、替人搬大型垃圾換些小錢？現在好不容易我

繳得出學費了，你居然給我拿去買酒！」  

正在思考是不是要進去勸架的郝詠嫺還在躊躇，突然聽到一聲巨響，是拳頭打在

肉上的聲音！  

她奔進門，就看到實實在在的家暴場面。  

裴父正把裴易行壓在地上猛打，雖然裴易行極力反抗，但哪裡是對手？更何況裴

父還喝了酒！  

「裴叔叔，住手啊！」  

被壓在地上承受著親生父親所施行的暴力，冷不防聽見熟悉的女音，裴易行猛然

抬起頭望向門口。  

「笨蛋！快走！不要在這！」怕波及她，他大力揮著手趕她。  

郝詠嫺愣了愣，但天生的性子容不得她視而不見、棄他不顧。  

她奔了過去，小小的雙手扯住他的腋下，用盡全力要將他從裴父的壓制下拖出來。  

「快！使力啊！」她用盡吃奶的力，努力要將他拉出。  

「笨蛋！不要管我！先走！」只來得及講完這句，從上頭落下來的猛拳再次擊中

他的頭部，他悶哼一聲。  



「天！裴叔叔，你不要再打了！小行是你兒子啊！」  

拉不出他，郝詠嫺改而環住裴父的臂膀，阻止他繼續對自己兒子下毒手。  

被酒精催化的早就神智不清的大男人，怎麼可能是她一個小女孩攔得住的？  

「妳誰啊？閃邊去！」  

裴父臂膀一甩，就將郝詠嫺給甩出去。  

郝詠嫺瞬間化成一道拋物線，直到撞到了鐵皮屋的牆才跌坐在地上。  

「郝詠嫺！」  

裴易行大叫，用盡全力屈起膝蓋往父親胯下用力一頂，命中男人的要害，使裴父

不得不解除壓制。  

掙脫開來的裴易行馬上連滾帶爬地奔向郝詠嫺，一把拉起她，拖著她往外跑。  

還跑得動，她應該沒事，該說幸好牆邊那裡堆著一堆衣服嗎？  

不甘願的裴父追在後頭大聲嚷嚷，嘴裡盡是「再跑就給你死」的醉言醉語，裴易

行拖著郝詠嫺沒命似的一路狂奔，他太清楚喝醉酒的爸爸是何等的不受控制，失

去理智之後，拿刀砍人都有可能。  

不知道跑了多久，跑進了一座公園，兩人才氣喘吁吁地坐倒在草地上。  

「你爸他……呼……他怎麼能那樣打你？」氣還沒順，簡直不敢置信會有人那樣

打自己的小孩的郝詠嫺就急急問道。  

「哼！他老了，不中用了，打人也沒多疼。」或許是像這樣的逃脫已經習慣了，

裴易行的氣較快平緩下來。  

他不以為意的語氣讓郝詠嫺好奇地望向他。  

事實上，他並沒像他說的那樣不在意，他瞪向草地的兩眼雖然沒有眼淚，但卻透

露著怨懟和淡淡的無奈。他的臉被拳頭擊得紅腫，額角也沁著血，穿在身上的衣

褲早在拉扯時弄得破爛不堪。  

郝詠嫺從口袋拿出手帕，往裴易行的額角貼去。  

「裴叔叔是喝醉了才會這樣，下次他要是喝醉就離他遠一點，不要跟他爭論。」  

「他有什麼時候是清醒的？做什麼事我都可以不管，但那是我好不容易存下來要

繳學費的錢……」  

替他擦掉額角上的血漬，郝詠嫺再拿出 OK繃幫他貼住傷口。自從認識他後，她

就習慣隨身帶著 OK繃了。  

「說到這個，原來你常威脅學校同學或學弟跟你一起蹺課，是讓他們去幫你撿資

源回收及搬大型垃圾啊？」  

剛開始她還擔心他把那些同學帶出校門是要去惹是生非的，只是每回再看到他都

只有他自己身上帶傷，別人都好好的，所以她也沒再多去探究，現在她終於知道

是怎麼一回事了。  

「難不成要我搶他們的錢嗎？雖然比較快，但這麼孬種的事我可做不來。」  

郝詠嫺放心地笑笑。  

老實說，學校裡的壞學生真的很多，就算她深信人性本善，仍無法忽略有太多霸

凌事件的起因僅僅只是為了一己之私。  



然而裴易行不是那種壞到骨子裡的壞學生，他只是因為環境造成的而已。  

「那麼，從今天起我也一起幫你撿資源回收和搬大型垃圾吧！多一個人，多一分

力。」她充滿希望地說。  

裴易行很難適應她總是這麼天真樂觀的性子。「算了，或許就像老頭說的，錢讓

我拿去讀書我又念不好，還不如讓他拿去買酒喝快樂些。」  

「嘿，別說這種喪氣話了，其實……」  

郝詠嫺話還沒說完，兩人身後又傳來熟悉的怒吼聲。  

「我就知道你會跑來這裡，別躲！我可還沒打夠呢！」  

不遠處，裴父正捋起袖子、掄起拳頭，朝著這兒衝過來。  

「快！你爸又追來了，我們快跑！」  

郝詠嫺站起身，拉著他就要跑，但裴易行輕輕甩開她的手。  

「算了，跑到哪？有用嗎？我的錢反正是要不回來了。」  

見他一副放棄的樣子，拉也拉不動，郝詠嫺只好去搬救兵。  

「那你等等，警察局離這不遠，我去報警。」  

「不可以！妳敢報警妳就死定了！」  

郝詠嫺一愣，難道他是擔心他爸會被警察捉走？  

「那、那我去找……找我哥來幫忙好了！你、你撐住！」  

裴父只差幾步就要撲上來了，裴易行用力將郝詠嫺推開。  

「妳別管我了，不要再回來了，也不要找任何人來！我自己應付就可以了。」  

才喊完，已接近他身後的裴父一手搭上他的肩，將他轉過來，一拳就這樣毫不留

情地打在他的臉上，揍得他當場往草地倒去。  

「小行……」  

郝詠嫺忍住尖叫，她必須把所有力氣用在全力飛奔去搬救兵上。  

不忍再看，也不敢再看，郝詠嫺轉過頭，開始拔腿狂奔起來。  

然而，當郝詠嫺和郝詠銘趕到公園時，只看到倒在草地上，頭部冒著血，人已暈

過去的裴易行，裴父則抱著酒瓶，躺在一旁的石椅上呼呼大睡。  

當他們叫來救護車把裴易行抬上車時，他的嘴裡還在喃喃念著，「別叫警察、別

叫警察來……」  

小小年紀的郝詠嫺還是堅信人性本善，只是心裡不免酸酸的，她相信裴叔叔不是

一開始就這樣的……然而，小行還要過這樣的日子多久？  

 

 

 

隔天，從沒真正對郝詠嫺發過大脾氣的裴易行，一早就在教室裡開炮了。  

「這什麼？」他扔了一張紙條到她桌上。  

郝詠嫺很仔細地看了看。  

「這是學費收據，恭喜你，總算繳清啦！」她很高興地替他拍拍手。  

裴易行額上的青筋差點啪地一聲應聲而斷。「但我不記得我繳過學費！」  



本來今早來學校，是準備拿私自在課後招攬學生到自己家裡補習賺外快的事情，

威脅老師再寬限他幾天，讓他去籌學費的，但沒想到架式都還沒擺出來，他就被

老師拿給他的收據給嚇到。  

他什麼時候有這筆錢繳的？不用想太久，馬上就有答案，所以他直奔回教室找人

算帳。  

郝詠嫺倒也誠實。「我替你繳的啊，你有錢再還就好。」  

昨天跟哥商量過後，他們兄妹倆便向爸媽開口—— 當然，爸媽很爽快地就把錢

拿出來了，本來說不要裴易行還的，但她不用想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光要把

錢拿給他去繳就有困難度了，更不用說是被他視為同情般的施捨行為。  

果然……  

「不用！妳馬上去跟老師要回那筆錢，本大爺決定不念書了！我拿不出錢寧可不

念，也不要別人的施捨。妳聽懂了嗎？去把錢拿回來！」  

班上幾個同學都站遠遠地看戲，彼此交頭接耳著，不是批評裴易行太不知感恩，

就是說郝詠嫺太笨。  

但郝詠嫺全沒聽在耳裡。  

「我說了，那是我爸媽借你的，以後你還是得還，我們也會算利息，但是怎麼

算……嗯……我回去再問一下他們好了。反正，錢我是不可能再去拿回來了。」  

「哼！要妳雞婆！就說了我天生不是念書的料，念書對我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  

昨晚離開醫院時他已想好，若是沒辦法寬限繳學費的時間或是籌不出錢，那他決

定休學，跟著外頭認識的大哥學修車，至少是一技之長，就算沒學歷，憑著比別

人早出社會好幾年，將來成就不一定在別人之下。  

然而，今天她所做的卻打亂了他的規畫。  

重點是，她讓他覺得自己是個得靠人吃飯的沒用傢伙！  

「請問你現在做的哪一件事是有意義的？」  

郝詠嫺的一句話，讓裴易行很想把她直接摔出去。  

施捨他完再吐槽他，這小妮子真的很瞧不起人喔！  

「反正我不要妳可憐我！」  

「可憐你？我覺得我比較可憐耶！借你錢還要被你嫌，你是哪一點可憐了？」  

很好，摔出去之後再拖回來剁個稀巴爛。這小妮子天生就是來踐踏他的。  

「反正我不要妳的錢，把錢拿回去！」  

「我不要！」  

「我說，把錢拿回去！」  

「我不要！」  

「我說……」  

「好，停！喏，我手在這裡，數到五之後，如果你還沒把錢一毛不少地放在我手

上，那我就不收了。」  

說完，她開始數，「一、二、三、四、五！」手真的收回去了。  

五？來個過肩摔怎樣？  



裴易行心裡一萬個圈圈叉叉。  

怎麼這麼幼稚！怎麼可以這麼幼稚！  

數到五要他還錢？吐也沒這麼快！  

趁裴易行暫時找不到話接，郝詠嫺趕快「嘆休」繼續講下去。「好了，既然你現

在還不出錢，那就等我想收回那筆錢時再還。反正從現在開始，你就背著我爸媽

借你錢繳學費的恩情，好好念書，至少念一點成績出來吧！不然，我爸媽可是會

難過滴喔！」  

哈哈哈，小行的臉變得更難看了！  

她知道他最討厭欠人情債，然而這樣也是一個辦法，能讓他逼自己一定要用功一

點。  

 

 

 

雖然裴易行表現得一點都不關他的事，是郝家人自己要借錢給他的，但自從那天

起，他不再蹺掉任何一堂課或請過一天假。  

雖然大過小過還是免不了偶爾會追加個幾筆，但就整體表現而言，沒有一個老師

不會說他進步了。  

其實裴易行的學習力很強，頭腦也很聰明，要不是他志不在此，要他每學期拿第

一也沒什麼問題。  

每個人都說，是郝詠嫺將他給馴服了。  

於是，老師們更加把教育他的重責大任放到她身上，而同學們則總愛開玩笑說她

和他是一對。  

郝詠嫺心想：呴！拜託！才國小耶，什麼一對不一對的，童言童語果然都是奇言

謬論，一點都不值得相信。  

然而，事情就是這樣，剛開始說的時候沒什麼，但後來說著說著，事情就會變成

有什麼。  

到了國中，大家開始流行寫情書，人氣一樣紅不讓的郝詠嫺幾乎天天都有不同的

情書要收。  

反觀裴易行也是，他那壞壞的不羈樣，老是惹得學校裡較早熟的女學生們心花怒

放。  

正值青少年時期，是眾多芳心所熱切追求的對象，哪一個男生會保有理智地只顧

學業大事，而不去談談小情小愛呢？  

郝詠嫺不覺得裴易行會，甚至以為很快就能聽到好消息……呃，不是，是聽到關

於他和哪個女同學的緋聞。  

結果，國一、國二都升上國三了，不只沒聽到任何關於裴易行的半點緋聞，據說

他還讓眾多芳心碎了一地，不管女同學們多為他特地打扮、多為他傾注柔情，裴

大少說不動情就不動情。  

這麼一個放蕩不羈，只要他想就能換女人如換衣服一般的風流型男，到底心繫於



誰？  

這個答案不單單是那些芳心已碎的少女們想要知道，就連從小與他一塊兒長大的

郝詠嫺都很想知道。  

「喂，你到底是有沒有女朋友啊？」  

放學一道走在回家的路上，郝詠嫺一邊踢路上的石子，一邊漫不經心地問。  

「妳哪隻眼睛看到我除了妳之外和別的女生走在一起？」  

「就是沒有，所以才問你啊。你都沒有女朋友嗎？」  

裴易行白了她一眼。「我欠妳爸媽的學費可以說是債臺高築了，妳認為我還有心

思去交女朋友？」  

他就知道，這種事有一就有二，那一次拒絕不了郝父和郝母的好意，之後郝家就

變本加厲，每學期都先他拿出一筆學費幫他代繳，逼得他連上課打瞌睡都會夢到

郝父和郝母一臉傷心欲絕、失望透頂的模樣，然後在愧疚得要死的心情下被驚醒。  

他雖然已是一邊讀書，一邊找時間攢些錢慢慢償還學費，但目前能力仍然有限的

他，一樣背負著龐大的人情債。  

「哇！你會說成語了耶！真的是今非昔比了！」郝詠嫺一副很欣慰的樣子替他高

興。  

現在裴易行早就不是流氓壞學生，儘管外表還承襲著以前愛玩的浪子樣，可學業

成績早就成為好學生們爭相想要拉下來的目標了。  

難怪一大票女學生會愛慕他，這種外表看起來壞壞的男生卻有著令人眼紅的好成

績，天生就是要被女人追著跑的啊！  

「妳少瞧不起人了！聽說這次的考試成績，某人還落後我整整十名之外呢。」  

裴易行鄙視了「某人」一眼。  

「呵呵，我又不爭名次的，最好第一名都讓你拿，我爸媽一定會高興死。」  

說來也奇怪，郝家父母自己的兒女考得怎樣都無所謂，但對於裴易行的成績卻關

心得要死，不明白的人還以為裴易行才是他們的親生兒子咧。  

「對了，跟他們說一聲，下學期不必再替我代繳學費了。」  

「為什麼？你該不會又說什麼要放棄念書的話了吧？」郝詠嫺擔憂地皺緊一雙好

看的眉。  

裴易行搖搖頭。  

實際開始認真念書後，才發現自己其實並沒以前以為的那樣不愛念書，那只是一

種對現實環境無奈之下所做的自我放逐；當他真的用心讀書，發現自己不但能

念，還念得非常好，所以現在並沒有放棄繼續求學的念頭。  

「我找了一份兼職的工作，算過了，薪水存下來足以支付下學期的學費。」  

以前是年紀不到，只能找些不算工作的事情做，人家喜歡給他多少就給多少；現

在他可以打工了，便希望用較穩定的方式賺錢，好加快償還郝家這些年來幫他代

繳的學雜費。  

「是你以前說過的修車工作嗎？」她問。  

「不是。」那票人他早沒聯絡了。「是到一家小貿易公司做樣品整理，下課後去



做到晚上十點，薪水還可以。」  

郝詠嫺停下腳步，很認真地將他從頭看到腳。  

「幹麼？」眼神幹麼那麼奇怪？  

「沒有啊，我只是覺得你怎麼好像忽然長大很多？你才是國中生耶，需要這麼急

著工作嗎？工作後有辦法兼顧到學業嗎？其實學費真的不用那麼急……」  

裴易行打斷她的話。「我想趕快還完。」  

「為什麼？」  

「因為身上背著這些債，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  

「你想做什麼事？」好好奇喔，都沒聽他提過耶。  

裴易行沒正面回答她，只是看了她一眼。「很多事啊，例如說交女朋友啊。如果

我不趕快把這些債務還完，我哪有辦法心安理得去交女朋友？」  

裴易行邁開剛才因為她而停下的腳步，繼續向前走。  

郝詠嫺小跑步趕上他，挨近他的身邊，好奇追問：「所以你有喜歡的女生了？」  

「聽說有。」  

「聽說？為什麼是聽說？」好奇怪的回答，他這個當事人難道不知道自己到底有

沒有喜歡的人嗎？  

「因為大家都說我有，有的還說那人就是我女朋友。」他咧開兩邊嘴角，很難得

地露出淺淺的笑。  

哇！今天那麼近看才發現，原來他笑起來有梨渦耶！  

「那人是誰？是誰？」快，她要掌握最新、最熱、最火的第一手消息！  

裴大少的心到底遺落在誰家呢？讓那麼多女孩子為了他流淚，到底他是被誰擒獲

了呢？喔，光想就超級期待的啦！  

「這麼想知道？」這次，換裴易行停下了腳步。  

「嗯嗯嗯！」郝詠嫺點頭如搗蒜。  

行行好，快告訴她吧，她快被好奇心殺死了啦！  

裴易行慢慢露出了一個魅惑人心的笑，然後伸出食指—— 點在她的鼻頭上。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閣下小姐妳呀！」  

哈哈哈，有沒有看過呆到天邊去的天使？眼前這尊就是嘍！  

 


